               当其他孩子欺负你的孩子时
                                                                                                 帕蒂-惠芙乐
        想象一下，你正在公园休息。你的孩子正开心地变着花样荡着秋千。这时一个你不认识的孩子走近她大声说：“那是我的秋千！”你的孩子吓呆了，只是看着，僵在那里。那个强势的孩子走过去，踢了你的孩子的腿。没人预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你的孩子哇哇大哭起来，而你感到恐惧！
    大多数关于孩子的攻击性的文章聚焦于如何对待攻击者。但在每一个涉及攻击者/受害者的案例中，双方都需要帮助。当别的孩子伤害了你的孩子，令你火冒三丈时，或许你也会欢迎一点帮助。本文的末尾会谈到如何帮助攻击者。但是现在，先让我们看看如何来帮助受到伤害的孩子。我还谈到如何准备好我们自己，以便我们自己突然间被激起的情绪不会让情况变得更糟。
    这里有几点看法，能够指导我们作为父母的行动。你可以把它们当作指南针来用。不论你用什么方法试着帮助你的孩子，这些看法将有助于你促进在两个孩子之间建立起稳定的友谊。
如果你能够倾听，一个受到威胁、侮辱或伤害的孩子将会康复得很好。
    当我们的孩子摔倒，擦破了膝盖时，我们往往能够去相信她会没事。但当其他孩子伤害到她时，我们感到的剧痛会更深。它让人感同身受。我们害怕自己孩子的自信心会遭到某种永久的伤害。
    但实际上，孩子知道怎样从那些攻击性的行为中恢复。她自身拥有使自己的身体和自信受益的康复机制。她开始大哭。她可能会发抖。她也许甚至会坚持那个样子并表示抗议。如果你靠近去支持她，她的情绪也许会加剧。她可能会哭很长一段时间。你这个孩子是聪明的。获得恰当的支持，大哭能治愈创伤！
    所以用你的双臂搂住她，和她目光接触，不要说太多，这样她可以完全地专注于刚刚经历过的事情。当她这样做时，就会让创伤随着大哭而消逝。不要催促她。倾听就好。可以时不时地给一点轻声的抚慰，但要重点关注她的情绪。让她哭，直到再想到刚才的事情不再使她难受。这就是她的自信心恢复——甚至会增长——的时刻，因为你的陪伴和倾听。你帮助了她。在她大哭时，被侮辱的情绪和伤害会如此强大以致淹没了她的思考能力，但当哭泣结束时，它们的影响就没那么大了。她可以回去玩耍了。她翻过了这一页。她的眼泪帮助她处理了刚刚发生的事情，而且帮助消解了创伤和侮辱。你充满爱的关注修复了她的意识，知道自己是安全的、被关爱的。
    70年代的一首歌，《但哭无妨》总结得很好：
但哭无妨，哭让悲伤离开你。
从你眼里落下的雨滴，冲刷去你所有的愤怒，
从你眼里落下的雨滴，会让你感觉更好。
    在这些年的工作中，我们发现那些得到父母或看护人的允许有机会处理源自伤痛或屈辱的情绪的孩子，能够康复得很好。来自其他孩子攻击引起的伤痛不会连续几天或几周地影响他们。得益于哭和发抖这种疗愈方式，以及他们的倾听者倾注给他们的关怀，他们康复之后会变得更有力量。
    当然，如果有一个伤口需要清理或处理，那就去做！但除非那真是一个紧急情况，你都可以先试着去倾听。在屈辱的时刻，你的孩子感觉被压垮了，她大哭是为了把自己的情绪修复到平衡。看看你先可以怎样做而不致弄得自己手忙脚乱。如果你允许她表达自己的情绪直到她恢复到平静的状态，那时你就可以和她一起来决定怎样处理她的伤口。在如何处理她的伤口这方面给她一些发言权，是帮助她脱离受害者角色的有益的一步。
　
向孩子重申人们内心是善良的
    相信“有些人是坏人”的说法，不论是对孩子或者我们成人自己，都没好处。这让我们束手无策，无所作为。如果有些人被看做是“坏的”，就意味着我们没有办法去帮助他们改变。我们充其量只能防卫自己不受其伤害。这里有另一个见解或许会让我们感到自己可以有所作为：当人们因为渴求安全、关爱或者因为需要感觉到和他人的联结而渴望被关注时，有时会因为心怀恐惧而出手伤人。他们心怀创伤。简而言之，受到伤害的人会去伤害他人。
    这个见解意味着这样一种可能性：有人能够想出办法帮助受伤的孩子以安全的方式与其他人建立联结。身处游戏场的你在那一刻或许没有解决问题的办法，但如果你说：“我敢保证她今天一定是感觉太糟了，否则她不会那样对你的。”你的孩子就得到了一个准确的解释，于是她唯一要做的就是摆脱自己的坏心情。她不必非得觉得刚才发生的事是无法理解和处理的。
    所以要让孩子知道：“你没做错任何事。那个孩子今天没能得到她所需要的帮助。她心情不好，可没人注意到。”那里没有敌人。这样孩子就能够集中精力来修复自己的创伤，就是这么明瞭和简单。
　

我们成年人需要对孩子的安全负责
    有些孩子因为需求没有完全被满足，会陷入这样的行为模式：频繁地欺负比自己年幼的孩子。父母们需要有办法解开这种孩子欺负孩子的谜团。教育者们也需要有办法阻止某些孩子一而再、再而三地欺负别人。
    在有效的、一贯的支持下，假以时日，一个曾反复被欺负的年幼的孩子可以逐渐摆脱那种每次受到大孩子的威胁时都会被触发的无助的感觉。她能够为自己站出来。但要能够发展这个能力，她需要能够基本摆脱目前对她安全的威胁。
    保障年幼孩子的安全是成年人该做的。当一个孩子带着攻击倾向时，他周围的成年人，就要学会能够预料到可能发生的事，在有人受到伤害之前对这个孩子给以有效的限制。为了做到这一点，仔细的规划能起到很好的作用。
    对有攻击性的孩子，经常给予短时间的“特别时间”、在每天的敏感活动或时刻盯住她、做些规定不让孩子进入她掌控不了的情境，可以减少失控事件的发生。重要的是，给予限制时要态度温暖，比如这样：“艾玛，只有当所有其他的孩子都离开后我才能让你去玩滑梯。你可以来我这里等，坐在我膝上。”
    最后一点，当一个具有攻击性的孩子感到焦躁不安时，关键是要守在她身边倾听她。来自自信的成人的支持和倾听会使孩子消除自己难以承受的恐惧感，正是这个恐惧感使她去威胁其他的孩子。通过倾听帮助她度过这些巨大的情绪波动时刻，最终将有助于增加她的安全感以及与那些对她设置界限的善意的成人的联结，使她得以康复。
　

一点一点地给一个缺少自信的孩子力量
    如果孩子在痛苦和困难的时候得到倾听，他们最终能够找到办法控制住局面，哪怕那个局面对一个成年人来说都是个挑战。爱孩子的你，具有逐步建立她的自信心的能力，即使她此时几乎不能为自己做一点点努力。
    从小事开始。力量的恢复和人际交往能力的增长需要时间。比如，当你看到有孩子夺走你孩子心爱的杯子时她大哭起来，你为她做陪伴式倾听。关注她。这样做可以帮助她移去阻碍她的自信心的第一道障碍——帮助她化解掉一大堆的悲伤和狂怒的情绪。
    她哭完之后，问问她是不是想朝着由自己掌控局面的方向做一件小小的事。如果她一直坐在那里，为失去自己的杯子抓狂，就问问她想不想站起来去找它。“要我陪你一起去看看现在是谁拿着它么？”不是一件难做的事。不需要面对那个拿走杯子的孩子。首先，别指望她会对任何人说什么！只是提出一个想法：站起来去看看她的杯子现在怎么样了。
    如果一个孩子觉得特别无助，想到要采取任何方式的主动将会搅起另一层情绪，阻碍她充满自信地行动起来。她似乎要崩溃的样子，说她不能或不愿意起来。如果你做得到，就倾听她。这正是需要你倾听的。释放出这些核心的无助感真正有助于她能够带着更多的自信与其他孩子玩耍。
    你不必强迫她采取主动。只是用一种放松的方式时不时地继续提出同样的建议。由着她因为你的建议而继续哭泣和害怕。她不一定得按照你的建议去做才表明你的倾听是有效的。每当她因为不能或不愿采取主动而哭泣，就是向着摆脱无助的情绪的方向迈进了一步。当她结束哭泣时，她就会给你一个发自内心的回答。如果这个回答是：“不，我现在想要另一个杯子。我要喝点水。”那么帮她找另一个杯子。目前事情已经过去了。你可能会被要求在之后的某一天帮她宣泄出更多这样的情绪。
    当她觉得足够有力可以站起来去找她的杯子时，你可以问她是否准备好朝着由自己掌控局面走下一步。“你想让我跟你一起找乔伊吗？”如果可以的话，再问：“你想对乔伊说点什么吗？”再次准备好倾听她。她会说：“我不能，”“我不想那么做，”“他不喜欢我，”“他不会听我说的，”“你去吧，我不去！”或者“我想回家。”最终，她会充分宣泄掉“我不能”的感觉，从而能够把握好自己，即便朋友们或兄弟姐妹们做不好的事时也不会跟着去做。
   让一个总是受欺负的孩子变得有力量，会是一个长期的情感处理工程。能够每周都大哭几场并得到父母或看护者的很好的倾听的孩子，最终能够毫不犹豫地去处理好他们做梦都梦不到的情况。
      所有这些过程都不会让带攻击性的孩子受责备，也不会偏向哪一个孩子而让孩子们彼此对立。
　

受欺负的孩子应该得到道歉吗
    我不认为被迫的道歉对双方有任何好处，实际上，它们是有害的。当我们让孩子说些不是他们真实的感受时，比如“对不起”，当他们实际上感到愤怒、疏远甚至不满时，我们实际上是在胁迫他们撒谎。而撒谎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没好处。我认为，与其为了表面上过得去而侵蚀孩子的表里如一，不如接受带攻击性的孩子的真实的情感。受到欺负的孩子很清楚那个道歉是真是假。只有真正的关切才能让事情得到纠正，如果在事件发生后，只有我们能够表现出真正的关切和歉意，那么我们该做的是率先表达关切和歉意，相信那个带攻击性的孩子会尽其所能地效仿我们。
    要明白利落地处理两个孩子之间发生的状况，既不责备也不粗暴（但要有必要的限制），就要体现对攻击者的尊重和关怀。在这个具有示范作用的时刻，你是在困难的条件下推进了良好的人性关怀。你表明你对那个做了错事的孩子的善良本性抱有信心。你向人们展示出你坚信受到欺负的孩子定会康复，能够逐渐懂得如何处理两人的关系。直到有一个成人可以倾听你之前，你一直在强压自己的不快，不让自己的情绪给孩子间已然发生的状况火上加油。他们已经有够多的麻烦要处理了。
    如果成人们能够尽量表现得友善些，大部分伤人的孩子就会找到自己的方式修复与被伤害的孩子之间的关系。如果带攻击性的孩子没有安全感，那么这段关系的修补可能需要一段时间，她需要有人通过“设定限制”以及其他能够促使她与人建立联结的方式来倾听她，使她能够实实在在地感觉到自己是被爱的。她的行为举止将会变得平和。
    当你尊重和关怀地对待每一个孩子时，就实现了富有意义的公正。不要再采用提前结束游戏、惩罚和记录好行为的星星贴图以及罚孩子饿着肚子上床睡觉这些办法。这些做法只会把一个已经吓坏的和冲动的孩子推向更深的被孤立的感觉，使她的处境更加困难复杂。它们根本没有好的效果。
　

建立情感上的支持，你需要让孩子变得有力量
        要做好情感联结，父母或看护人需要特别的资源。对于攻击行为，我们大部分人都有一触即发的敏感点。我们大多数人在年幼时都挨过打，很多人都目睹过自己的父母带着自己酝酿已久的愤怒大打出手的难堪场景。他们看不到我们——他们的孩子——本质上的善良。而在我们自己的孩子失去理性的那一刻，我们多年以前见过的（父母曾有的）那种暴怒却会突然显现在我们自己身上。
    建立倾听伙伴关系和参加父母支持小组是非常有益的。在这些地方我们可以释放那些一触即发的愤怒。在这里我们能够谈论我们有多么担心自己的孩子永远不能把握好自己。在这里我们能回忆幼年时家里发生的事以及我们当时的感受，具体到每个细节。当我们可以在某个人的温暖的关注中倾倒出我们的情绪，记起我们曾多么努力过，我们的肩膀就会轻松许多，能够明白该如何由内而外地去爱自己的孩子。
　

这样做会有效：一个例子
    我的小儿子是个严肃的孩子，安静、喜欢观察。当我第一次带他到一个普通的游戏小组时，他是组里最小的，从没有为自己争取过什么。遇到麻烦时，他只会坐在那儿，呆呆地瞪着眼。如果你认为，他根本不在乎自己的玩具被人抢走或者被人推挤到队伍的最后，也是情有可原。
    然而，有一位看护者想，他可能真的在乎，可能仅仅是不敢惹麻烦。一天她看见一个孩子拿走了他最喜欢的玩具，就温和地走近他，问他：“你真的不在意吗？”他抬眼看着她，大颗的泪珠开始落下来。她挨着他坐下，倾听他。他继续哭着。她提供了一个简单的建议，“如果那让你不高兴，你可以对我说：‘不好。’”他哭了至少有20分钟，也没说出“不好”。到了吃零食的时间，她离开了他。但她并没忘记这件事。
        后来看到他再次受人欺负，她又回到他身边，问他觉得怎么样。哭了好几次之后，他开始能对她说出“不好。”于是她开始问他：“你想站起来吗？”他又哭了好几次，每次都很久、很厉害。最后，他觉得足够自信就站了起来。于是她进一步建议：“你想不想找到欺负你的那个人？”于是有更多更长时间的哭泣——不，他不想那么做。而她则告诉他不会有什么麻烦，她会陪着他一起。最后，他能够走向那个欺负他的孩子了。他走到那里时，停下来，什么也不说不出来，就大哭起来。她问：“你想对她说什么？”我儿子继续哭。那个孩子则走开去玩儿了，而我儿子只会站在那里，为要对那个孩子说话而大哭。
    后来他连续每周都为向着实实在在地为自己负责而努力的每一步而大哭几场，最终在7个月后他4岁的时候，变得活跃了许多，能够主动发起游戏和处理跟其他孩子的相处问题。
    一天，从另一个教室出来的一个五年级的男孩，骑着自行车经过我们中心门口，扔了个苹果核到地板上。我儿子看到了，对我说：“他不该那么做！”我问他：“对此你打算怎么做？”他说，“我想去跟他说。”我儿子捡起那个苹果核走出去，我跟在后面。到处都看不到那个男孩，但我们知道他是哪个班的。我儿子想去敲那个房间的门，我们就去了那边。此前他从未去过那里。有人应了门。我在门边看着，我儿子自己走了进去，走向那个扔果核的男孩，给他看那个果核，说：“你不应该把这个扔到我们教室。”然后我儿子转过身离开，跑去玩了。
    他的情绪处理历程可说是山重水复，在温暖的支持下一步一个脚印地用了一个学年的大部分时间走过来的。我很惊叹他取得了这么大的进步！而他，并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他一点儿也没有勉强过自己。没有恐惧挡路，搞定问题对我4岁的儿子来说只是一个2分钟的不费脑子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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